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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本小说为紫罗兰永恒花园剧场版特典

    翻译由团子汉化组和攸望汉化组提供。

    翻译：次凝，工藤空，涼太，天下，团月，小响，

    总校对：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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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翻译作品只供交流学习使用，严禁商业使用。

    ============================================

    有一个男人，他捡了只幼兽。

    这只幼兽有着稀世的美貌。但同时，又极其蠢笨。

    无知、暴力，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

    但是，她会坚决服从别人的命令，是世上难得的珍稀幼兽。

    毛皮是金色的。眼眸则是澄澈的蓝色。

    这只幼兽虽然不能发出啼叫，但打扮一下应该就能卖个好价钱。

    男人捡到的，就是这样一只幼兽。

    男人和幼兽的邂逅乃是不幸命运的馈赠，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了兽牙之下的牺牲品。她总是跟在男人的身后。

    这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可怖的幼兽。得赶紧找个地方处理掉。

    但是男人又想到，这只幼兽，应该可以在战场上派上用场。

    男人在国防部队工作。军衔是海军大佐。

    凶猛的幼兽适合做看家狗。既然她是一只孤独的幼兽，那么她在何处殒命都不会有人在意的。

    对于男人来说，虽然这只幼兽并不是他满意的搭档，但能利用的东西他都来者不拒。

    该抛弃时若是将其留下，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吧。

    「……衬衫。不，不是。是衬衫。」

    莱顿沙夫特里希，首都莱登被拂晓和煦的晨光温柔地笼罩着。现在正是九重葛花瓣飞舞散落的时节。一个晴朗的早晨。

    像是天使架设的梯子一般，晨曦从云彩的缝隙照到街上，显得神圣庄严。

    对于叫做「今天」的这个日子，对于叫做「人生」的漫长光阴，这照在街上的荡涤心灵的光芒，给人们带来了些许的希望。在这美好的一天，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省，附近的一栋在建宿舍中，一个男人却陷在与外面景色正相反的阴沉的心境中。

    虽然男人应该才睡醒不几分钟，但已经相当焦躁不安。

    并非注视着从窗子溢出的阳光，也并非对随风晃动的窗帘影子的优美舞蹈抱有兴趣。男人所注视的，仅仅是自己的幼兽。

    「我都说是衬衫了。你不是故意的吧？」

    男人是特权阶级的持有者。

    改建之后，在分配到的单人房间里，使用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度过舒适的生活。倘若不是持有相应身份的人士，是做不到这样的。

    但他很反感拥有自己的家这件事。

    「回家」，他连家庭这一最小单位的国家都要回避。

    「衬衫」

    「是衬衫。衬衫！」

    「衬衫」

    「不对，还是不对。听好了，我再说一遍。」

    发出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外加，不高兴。

    如同在夜色墨水中混入了一条蓝色的黑长发，如丝绸般柔顺。

    那精致细腻的面容，若是走在街上，大概会引来不少女性的注目吧。

    那与生俱来的高雅气质，只要看一眼便会为之心动。

    拥有如此美貌的男人，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对于眼前这名连衬衫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少女，十分焦躁。

    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别扭地穿着女性士官制服的少女，看上去不过十几岁。对着这样的一个孩子怒形于色的他也可以说是很不成熟了。迪特弗利德抓住她那比自己的小得多的手，让她握住白色的衬衫。

    「衬衫」

    一边瞪着她，一边告诉她。

    少女像是终于明白了发音一样，嘴唇慢慢动起来。

    「……」

    被瞪着的少女与，让自己握着衬衫的赤裸着上半身的主人，交换眼神。

    大大的眼眸，像是为了学习什么似的，睁得更大了。

    迪特弗利德极力压制住自己想要怒吼的冲动，并以这种状态度过了一段沉默的时间。

    终于，少女点了点头。

    安下心来，又有些泄气，两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对。我要的是衬衫。」

    「……这个是，衬衫。」

    「把衬衫给我吧？」

    「大佐，是，衬衫」

    「啊啊，对的对的。把它给我。你可真是只麻烦的杂种狗啊。」

    「是，衬衫。」

    「已经够了。」

    「大佐，是，衬衫。」

    「我说已经够了！」

    他正在进行的是对少女的教育。

    Translated by 工藤空 from 攸望汉化





Part 2

这名少女没上过学，连「衬衫」这个词也说不好。

    迪特弗利德由于某种原因捡来的这个孤儿，不太会说话。

    恐怕在被迪特弗利德捡回来之前，少女曾经也被别人驱使过吧。

    与其说她是个人，不如说她是只幼兽。

    若问她能做什么，那么她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按照主人的命令去杀人。

    只能做到这些的少女，不过是只幼兽。

    迪特弗利德让少女住在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军舰上，把她当做一旦发生海战能立即投入战斗的士兵来利用。

    少女拿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这便是把她留在身边的理由。她看起来只是一个孩子，很容易使敌人麻痹大意。乘坐小舟接近敌舰后，敌人会以为她是难民而让她上船。上船后，少女便会闹事，把船上弄得一片混乱，己方舰队便趁乱发动攻击。这种艰巨的任务少女已经完成了很多次。对于少女来说，让她干这种事情是非人道的。

    迪特弗利德也明白这一点。但依然让她去干。让她干了不知道多少次。

    他以为少女很快会死掉，但每当他去确认尸体时，往往会发现只有少女一个人活着。

    即使想要杀死她，她也不会死。

    但另一方面，敌舰却被击溃了。

    现在海军军人们都叫她『莱顿沙夫特里希的水之精灵』。

    既然杀不了她，那就只能爱惜她。

    虽然初次见面的时候，迪特弗利德十分憎恨这名杀了自己部下的少女，但现在迪特弗利德心里已经放下了那时的事，对她转变了态度，也另做了打算。

    于是，为了驱使她，作为主人，迪特弗利德教她说话。

    两人一开始连相互理解都有障碍。迪特弗利德也没有多少教育者的才能。他能登上海军大佐的位子，完全是根据他个人的战绩来评判的。他虽然很擅长安排指挥部下，但像这样一对一地指导一个孩子还是难以应付的。

    「接下来，鞋。给我穿鞋。」

    「……xi……」

    「鞋。看我的嘴型。」

    「……我，在看」

    「鞋。来，试着说一下」

    「xi，e」

    「说五遍。鞋，鞋，鞋，鞋，鞋」

    「鞋鞋鞋鞋鞋」

    「行了。把鞋给我穿上吧」

    「大佐，鞋，鞋，鞋，鞋，鞋」

    「……」

    很明显，他应付不了。

    「……大佐」

    「蠢货……」

    「蠢，货」

    「喂，别对着我说啊」

    「蠢，货，是，什么」

    迪特弗利德之前一直坐在床上，现在他想躺下接着睡。

    于是，他失望地低着头，躺了下去。

    要是有了解他的人看到这幅光景，应该会感到觉他已经是很耐心地在教了。

    原本，迪特弗利德自居是无所不能的男人，他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态度很冷淡。

    那样的一个男人正在尝试教育一个不会说话的孤儿。

    可以说，他已经非常努力了。

    「……大佐，早上了」

    「我知道……我不是在睡觉。我这是对你这家伙太绝望了」

    「请问对『你这家伙』有什么命令吗」

    「……我说啊，我是叫你『你这家伙』，但那不是你的名字啊」

    「没有的话，『你这家伙』就继续待命了」

    待命或是命令，其实能够理解这两种话就够了。对于少女来说，现在去学习日常生活用语已经晚了。很显然，学习这种事情，有兴趣同没有兴趣相比，成果是大相径庭的。

    这只幼兽少女其实并不需要会说话。

    「……」

    尽管如此，迪特弗利德还是决定教她。凡是已经决定了要去做的事情，迪特弗利德从不会打退堂鼓。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过，教少女说话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是自己必须做的。

    ——至少，得让幼兽进化成看家狗。不然，这家伙和我都不会好过。

    迪特弗利德已经很努力了。对于他来说，在这件事上付出这么多努力已经是破例的了。

    「……已经够了。我要梳头，把梳子给我」

    少女记得『梳子』这个词，很快就从房间配备的梳妆台处取来了梳子，递给迪特弗利德。

    他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慢悠悠地梳理着黑色长发。少女用她那宝石般的双眼注视着这一情景。

    用纤长的手指灵巧地将头发变成辫子，用发带绑好，就完成了。迪特弗利德拍了拍床铺，指示少女坐在自己旁边。

    「模仿我刚才的动作。只要你穿着制服，就是我的部下。所以你也要有好的仪容仪表。」

    「……」

    少女接过梳子，按照同样的方式开始梳头。虽然最近发质有所改善，但营养失衡已经给少女的头发带来了损伤，使得发梢很容易缠在一起。少女想要强行梳过去，迪特弗利德伸手阻止了她。

    「不行……住手。头发不能这么梳……为什么我每天都得给你编头发啊……今天一定要让你把头发剪了」

    迪特弗利德一边说着，一边帮少女把缠在一起的发梢细心地解开。

    少女盯着看。她的侧脸，和平时面无表情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迪特弗利德并没有注意到。

    「大佐」

    「什么事」

    「『你这家伙』也来给大佐的头发梳一下吗」

    「不，不用了。把背后交给你感觉很别扭」

    「……」

    不知少女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像是在忍耐什么一样闭上了眼睛。

    「是……」

    Translated by 工藤空 from 攸望汉化





Part 3

迪特弗利德由于要完成舰队的补给和修缮工作而登上了岸。军舰停泊预定时间最长为五日。在此期间，乘务员全部休假。大部分的部下到莱登的街上去游玩。而家住在附近的则回到了家乡同家人团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段假期。

    迪特弗利德今天也终于有了能够自由利用的时间。各种各样的问候需要传达，各种各样的报告书需要提交，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花了他好几天时间。必须要去购置的东西，在他的脑子里列出了长长的清单。总算留出了能够悠闲购物的时间。

    「喂，要走了」

    「是，大佐」

    迪特弗利德基本上是一直把少女带在身边。

    虽然让她在某个地方待命也可以，但一个女人要是处在一群粗俗的男人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事件。这并不是担心她，而是担心那些想对少女下手而被反击的人。在战时，要极力避免人员的无谓损失，迪特弗利德如此判断。为了防止少女削减自己的部下，只能由他自己来看管。

    但这也有好处。少女的攻击力和危险感知能力都出类拔萃，十分适合执行护卫任务。随着职位的晋升，把护卫和侍从带在身边是很正常的。而如今只带着少女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人也算多，为了让其他部下休息，牺牲这家伙一个人也是可以的吧。

    阳光之下，迪特弗利德看着自己身后奋力挪动脚步跟上自己的少女，如此想到。

    「嗜好品之类的买完了……接下来是衣服……喂，这边。跟上」

    「大佐对街上很了解呢」

    「是啊。我对街上很了解哦」

    少女时不时冒出一些奇怪的措辞，迪特弗利德就随便应答一下。

    就像迪特弗利德说的那样，莱登正是他的故乡。

    他本来也是可以回自己家的。

    「这条街，真不知道我是喜欢它还是讨厌它啊」

    从他不想回家这一点，大概可以推知他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了。

    「……」

    「估计你并不了解这条街好在哪里吧」

    「这条街，我，不怎么，了解」

    「这条街上有着漂亮的建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充满活力。倘若除去感情因素，莱登确实是个好地方」

    「……我没有感情。那么对我来说这里很美丽。」

    「这不是一回事」

    「……好复杂」

    「因为你不属于人类啊，你不懂得人类的道理」

    「……是」

    迪特弗利德说完会令少女受伤的台词后，确认了一下少女的表情，然而发现她仍然是面无表情的状态。

    「…………你啊」

    但是，少女的声音低了一些，这点迪特弗利德听了出来。

    「你不想从我这里逃跑吗」

    迪特弗利德停下脚步，俯视着少女，充满压迫感，低声问道。

    少女大大的眼眸边上金线般的睫毛，像是蝴蝶拍打翅膀一样扇动着。看起来非常吃惊。

    「我们现在不在海上，也不在军舰上。如果你在这里逃跑，我是追不上你的。说到底，就算你逃跑我也不想追。所以说，你想跑就跑吧」

    这种问法，在旁人听来，像是在试探少女。

    事实上，或许真的是在试探。

    人，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蠢事。

    迪特弗利德自己绝对不会承认，在亲手养育这只随从自己的幼兽的过程中，对某件事物的渴望渐渐清晰起来。

    这段回忆难以用词语来概括。

    如果是别人的话，肯定会坦然地说出来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迪特弗利德不一样。

    这个男人极其复杂，但又很深情，同时也有着残酷的一面。

    「从迪特弗利德大佐这里，逃跑之后，该怎么办呢」

    就像这名少女一样，迪特弗利德心中也有某个地方是损坏的。

    「……」

    对于少女来说，这个提问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不能为大佐所用的话，我就没有价值了」

    这名少女，没有感情。

    「不被使用的话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是个道具。是为了被使用而存在的」

    少女不明白爱是什么。

    「我是只野兽。无论主人前往哪里，我都会跟随」

    少女想要的，只是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金钱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其他的任何事物都好——

    「我一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下来的」

    ——都不需要。

    这些事物在少女面前，没有任何价值。

    「然后，您，就是我心目中的主人」

    眼前这名少女，仿佛在说着「不要忘了我是一只野兽」，看着他。

    「请您带领我，使用我」

    或许，从一开始，立场就是颠倒的。

    「请让我待在您身边。大佐」

    或许，迪特弗利德才是，为了得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而被饲养的一方。

    「……」

    ——现在，明明把他杀了也可以的。

    她只是一只孤独的幼兽，想要的只是一个主人。

    那个主人不是迪特弗利德也可以。

    少女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要回去了」

    迪特弗利德迈出步子，和之前要去的方向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大步流星，皮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要把少女丢下一样。

    「东西还没买完呢」

    「不用了，我们回去」

    「……是」

    尽管主人忽然变了脸冲自己发火，少女还是面无表情。

    少女已经习惯了被摆布。不仅是被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有自己的命运。少女一直在，逆来顺受。

    只有迪特弗利德一直没习惯少女的存在。

    「快点」

    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

    「是，我不会离开您身边的」

    ——可恶。

    为什么只有自己必须将感情流露出来？

    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让这名少女的表情发生一些变化。

    这种想法，浮现出来，又消散而去。

    那简直就像，没有受到母亲管教的幼稚孩子的想法，但迪特弗利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在了自己的感情当中。

    「大佐」

    被愤怒扰乱心绪的迪特弗利德对于少女的发问，怒吼着答道：「什么事！」

    「有可疑人员从后方跑来，要制伏他吗？」

    「哈？」

    迪特弗利德回头一看，确实就像少女说的那样，有一个可疑的人跑了过来。腋下夹着一个女式拎包。从后面传来女性的尖叫。从现场状况判断应该是抢劫。

    「……不要杀他。把他抓住」

    迪特弗利德低声命令道，少女则严肃地回答：

    「明白！」

    一瞬间，少女冲了出去。盗贼一边粗野地对周围的人喊着「滚开！」，一边往这边跑来。人们都害怕地让开了路。在让开的这条路上，只有少女在向前猛冲。

    「小鬼！滚开！不然杀了你！」

    盗贼看见身着军装冲过来的少女，边跑边从上衣中取出一把小刀。他挥舞着刀，来势汹汹。身手再好的人，遇到这种状况，也不敢贸然与之正面交锋。

    「我不叫小鬼」

    但是，少女没有犹豫。

    眼看着要撞上时，少女突然放低了姿势，躲过了小刀的攻击。紧接着，少女抓住盗贼的一条腿，撞向了他。盗贼在自己前进方向上所发的力被强制阻止，就这样脸着地重重地倒了下去。

    「我叫『你这家伙』」

    少女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少女从快要昏过去的盗贼背后，像抓住猫脖子一般把他举了起来，朝着喉咙来了一拳。

    「求，求你，发」

    「我听不懂」

    「求，求你，发，发，发开，我」

    「我听不懂」

    盗贼大概想说『求你放开我』，少女却无情地给出同样的答复。这样的少女让人不寒而栗。与少女的美貌相对，这份冷酷实在令人胆寒。

    「之前教给你的关于人体要害的知识派上用场了呢」

    「是」

    迪特弗利德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看他的样子才刚的怒火似乎稍微减弱了一些。

    「大佐说过，打喉咙效果很好」

    「没错。你还记得被打到会很痛的地方叫什么吗」

    「要害」

    「对……特别是有喉结的男人。看这里」

    迪特弗利德抓起这名可怜的盗贼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拎了起来，把喉结只给少女看。

    「看好了。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就是喉结」

    「后结」

    「是喉结」

    盗贼的样子狼狈不堪，但也只能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人一问一答。奇怪，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两个人。或者说他们两个疯掉了。

    因为这两个人在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来进行人体要害讲座。

    「喉结。yao hai……是要害对吗」

    「对。这里被打后就很难说话了，所以当你想让别人闭嘴时可以打这里」

    「明白了，大佐。想让别人闭嘴就打这里」

    「然后，针对拿着刀的敌人瞄准腿部攻击，这招只对经常参加战斗的人奏效，所以对盗贼不要这样。直接踢他。你虽然力量很强但体重不够」

    「……往旁边躲避会比较好吗」

    「凭借你的跳跃能力，直接朝脸上飞踢也可以。这家伙拿着包和小刀，腾不出手的。大部分人不会想到你会飞踢过去所以行得通的。或者先把行李往他脸上砸载趁机发起攻势」

    少女的表情仿佛在说「原来如此」，同时低下了头。

    「但是，我不能把大佐的行李扔出去」

    「是啊。你要是敢扔我就揍你」

    少女一脸不解地低下头。对于习惯于服从命令的人来说，接受对方的不讲理是家常便饭。

    「……不管怎样，把包还给人家吧。然后报告给军警……」

    迪特弗利德干净利索地处理好了这场骚乱。这时，有人拨开周围聚集过来的人群。

    「请让一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下子响彻四周。

    「不好意思。很危险的，请让一下」

    又一个男人发出了温和的声音。

    「抱歉。听说你抓到了一个逃犯，我们正巧也在追捕一名逃犯。请和我们一起把他押送到军警……」

    出现的男人们一瞬间说不出话了。

    「……」

    迪特弗利德也是。

    「基尔……」

    Translated by 工藤空 from 攸望汉化





Part 4

夜空般漆黑的秀发，绿宝石般的眼睛。虽然有着相似的模样，周身的气氛却完全不同。但是，站在一起的话立刻就能分辨出来了。

    「哥哥……」

    在那里站着的是迪特弗利德的弟弟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

    「啊，是大佐」

    基尔伯特和一个红发的高大男子一起带走了被逮捕的盗贼。

    ——直到遇到克劳迪亚∠霍金斯……这烦人的苍蝇。

    迪特弗利德一想到与弟弟的相见就很开心，但是要怎么解释这个状况，要如何回答呢，感觉事情朝麻烦的方向发展了。

    面对兄长，基尔伯特有那么一瞬间乱了方寸，但是同时把握了周遭的情况后立刻看向了别处。

    当看到少女仅凭一人之力就制服了疑似盗贼的男人时，他的眼神变了。

    「霍金斯」

    「啊，没事的。那孩子是一个人就可以办到的……」

    两人把被制服的男子交给了名叫霍金斯的男人，在少女面前单膝跪下，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换我来吧，你有受伤吗？」

    还没等对方同意，基尔伯特就从少女手中接过了盗贼。

    「有受伤吗？」

    对于没有回应的少女，基尔伯特再次询问道。

    「……」

    少女朝迪特弗利德看过去。

    「大佐他没有受伤」

    她自己不由自主地报告了主人的状况。

    「不是的，我是在问你有没有受伤」

    「……」

    少女一会看迪特弗利德，一会又看向基尔伯特，显然十分混乱。

    「我无论有没有受伤都不会造成问题，所以这个提问是不恰当的」

    基尔伯特一听到这个回答，胸口就一阵苦闷。

    「说什么呢……这可是你的身体啊。如果受伤的话家人会担心的啊」

    因为迪特弗利德从来都没有问过。

    「我没有家人」

    ——甚至连「有没有受伤」这种话都没有问过。

    基尔伯特看向迪特弗利德。

    迪特弗利德也注视着基尔伯特。

    两兄弟相互否定着，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起来。直到刚刚还对着少女温文儒雅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

    「哥哥，先联络军警吧」

    「我来联络」

    「不用，你在这里待着就好。哥哥，现在最闲的就是你了。可以帮忙吗？」

    「我手上提着买东西的袋子」

    「哥哥……我真的要生气了」

    最终迪特弗利德屈服于弟弟的怒火。

    两个盗贼被军警迅速带走了，抓住他们的三名男子和一位少女趁着骚乱离开了。

    后来，兄弟俩激烈地吵了一架。

    基尔伯特对于自己的哥哥将少女作为战斗员像奴隶那样去使用而感到愤怒。

    迪特弗利德觉得管那种东西叫『少女』简直不可理喻而暴跳如雷。

    夹在中间的霍金斯想带少女离开这争吵的漩涡，但是少女并不想要离开迪特弗利德的身边。结果没能达成共识，没有好好谈谈就分开了。回宿舍的这段时间也好，回来之后也好，迪特弗利德都一言不发的沉默着。深夜已然来临。

    「大佐」

    「……」

    「今天的晚饭要如何解决呢，食堂有位置。」

    「……不需要」

    「遵命」

    「……」

    作为争论点的少女于往常一样的行动着，这使得迪特弗利德的焦躁更上一层楼。

    「……我不想看到你的脸，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遵命」

    让少女出去之后，迪特弗利德突然意识到，少女没有自己的命令根本不会去食堂。

    因为忘了说，所以她很可能什么也不会吃的。

    ——去食堂是一定要说的。

    然而，他在心中不禁生出了究竟为什么要照顾她到这种程度的疑惑。为什么只要那个少女在，他也会不由得束手束脚了起来呢。

    迪特弗利德又因基尔伯特对他说过的那些话生气起来了。

    「哥哥，你真残忍啊」

    ——不是的，不只有我这样。那家伙她也很残忍啊。

    「哥哥，你不觉得那个孩子很可怜吗」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的。你不懂。

    「那个孩子明明，还那么的幼小」

    ——那是个，幼小的杀人犯啊。把我的同伴，我的敌人，全部杀掉了的屠夫啊。

    到底，被囚禁住的是谁呢？

    ——你这是想，把我的人生搞得一团糟吧。

    我想要自由，把一切都抛之身后。即便有流言蜚语，也无所谓，我已从一切的一切之中逃走了。这就是我，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家。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继承资格。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弟弟。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然后，我连温柔都舍去，成为无情的冷兵器，在残忍之中煎熬地活下去。

    努力，战斗，品尝痛苦。可是，现在。

    只不过就因为一个少女，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动摇。

    「……」

    迪特弗利德身子猛地一动。

    他从床上爬起，披上外套。打开隔壁房间的门，给少女尽可能地穿上衣服后把她带了出去。夜已是深了，要去何处呢？

    哪怕少女问目的地是哪他也不回答。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然后乘上马车。

    马车哐当哐当地前进着。从车窗往外看，无论何时都可以看到那一路追随而来的月亮。

    到了离宿营地很远的一个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绝非一般家庭的豪宅。这栋坐拥成片自然而丰饶的领土的豪宅，正是迪特弗利德曾经住过的，布甘比利亚家族所有的房屋之一。家族的主宅在别处。

    东方既白，该迎接早晨了。

    莱顿沙夫特里希的美丽早晨又将开始。

    彻夜舟车劳顿，身子都疼了。睡眠不足时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

    然而，终于到了这宅邸，迪特弗利德松了口气。曾听闻基尔伯特在陆军服役期间住在莱登，暂时停留此处。若是那样的话，应是为了从父母的责备中逃出生天才在别处的宅邸住的吧。

    现在那儿是基尔伯特在住。

    与迪特弗利德不同的，他那坚守着良知的弟弟住在这。

    「听好了，进去那个屋子，然后喊基尔伯特」

    他那感情没有极度扭曲，刚正不阿的弟弟住在这。

    「你就说你被我赶了出来。然后呢，那家伙肯定会待你好。你就向我证明你有多少可用的价值吧。可一定要成为陆军军官啊」

    这正是，对迪特弗利德的人生而言的，至暗中的一束光。

    「……你这样的人，事到如今也过不了普通的生活了。从军吧，然后死去吧」

    有他在，有他这个同根而生的血亲在，就是迪特弗利德所希望的事。

    「那家伙肯定，会来保护你」

    是希望啊。是光啊。

    「……我……」

    无论自己崩坏到什么程度，都会有人相信他还保有一丝正常人的理智。

    便是这，一直以来给了迪特弗利德勇气。

    「你……」

    他自己也知道，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在犯错。

    「我没法和你一起居住生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做错了事还改不了的人。

    所以，他必然会理所应当地爱着正直的弟弟。现在也爱着。

    基尔伯特一定不会背叛迪特弗利德。因为他还爱着哥哥。

    「……」

    一向面无表情的少女仿佛卸下了冰冷的面具，动容起来。

    「……」

    少女的双唇微启又轻合，欲言又止。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见到布甘比利亚宅邸，少女扭扭捏捏，撒娇似地摇着头。

    「去吧，好了，快去吧。」

    「不，不要……」

    「不准顶嘴。我不需要你了。去侍奉其他主人吧。」

    「……不，不要……我不要……」

    「不是说了我不要你了吗！还不快走！」

    「……」

    少女想要抓住迪特弗利德的手。可在那之前，迪特弗利德先一步走开了。

    距离宅邸的大门稍远些的地方停着一辆马车，迪特弗利德头也不回地向马车走去。

    「……大佐。」

    少女追了上去。她的声音中饱含着依恋。

    ——为什么。

    「大佐，大佐。」

    ——明明一直以来都对我毫无感情。

    「大佐，不要，别走！大佐！请对我，下命令！」

    ——明明只当我是一个下命令的工具而已。

    「……大佐！大佐！我会好好，记住，文字的！」

    ——主人是谁都无关紧要吧。即使不是我应该也可以吧。

    「求你，求求你！大佐，我，不走，大佐！」

    ——对于你来说，即使没有我也无所谓吧。

    「大佐……大佐……我什么都，愿意做，大佐……大佐……」

    ——即使不是我也挺好的。不是吗？

    迪特弗利德确认耳边的声音消失后，回过头去。

    身后，平日司空见惯的那个少女已然不见。

    相遇之初她那野兽般的姿态也踪影全无。

    「……请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站在身后的，是迪特弗利德曾悉心教会她如何说话的女孩子。

    「……」

    迪特弗利德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她在哭泣。

    无论遭受怎样的创伤都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的，野兽般的少女正在哭泣。

    她在哭诉着。竭力诉说着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我能战斗，行李也，拿得动，还可以，帮您穿衣服。」

    她在拼命诉说着，力图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受伤了，也会马上好的，敌人也，会杀掉的，什么都，愿意做。」

    她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证明自己。

    「让我留在您身边……大佐……」

    要怎样做才能留在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身边。她想要拼尽全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实际上，迪特弗利德误解了少女。

    少女早已在心里认定了主人。

    谁都可以的话，除他以外应该还有很多人选。

    可是，她却追随着他而去。

    幼兽受到本能的驱使，追随他的步伐。

    如果是这个人类的话，如果是这个成年人的话，一定可以。

    「……我，还能用，还能当，有用的，工具……」

    她一定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主人不会抛弃自己。

    如果没有教会她语言，只是单纯地把她当成工具使用的话，她是说不出这种话的吧。迪特弗利德失败了。

    不该为她梳头发，不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教导她生活习惯。也不该教她独自一人陷入困境时该如何战斗。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请让我，留在，您身边。」

    幼兽，开始变得有人情味了。

    「……」

    漆黑的夜幕慢慢褪去。很快，一切都将染上朝阳的颜色。

    布甘比利亚府的方向，传来了一声怒吼。仆人们闻声赶来，宅邸的主人基尔伯特也出现了。他们震惊地看着两人。

    迪特弗利德慢慢转过身来。

    朝着哭泣的孩子，一步一步地来到少女身边。

    「……你，离不开我吗」

    然后伸出手，抱起她娇小的身体。

    「……嗯」

    简直像第一次抱小动物一样，笨拙地托着她的后背。

    「就算说了不需要我，你还是离不开我吗」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合为一体。

    「…………是的，所以，请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就像是一种，扭曲变形组合成的生物。

    「这样啊」

    迪特弗利德感觉到刚才为止一直在心中蠢蠢欲动的某束阴霾，像是突然间消散一般。

    对她的憎恨也渐渐消失。对自己的，强烈的气愤也是，对世界的劣等感也是，都渐渐消失了。

    就如被温柔的阳光照耀而消失的浓黑夜幕一样，渐渐淡去。

    ——是吗，我，想要的是这个吗。

    紧紧抱着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孩子，迪特弗利德呆呆地想着。

    他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一遇到这个女孩就会心烦意乱了。

    正如她想证明自己一样，他也想得到他人的肯定。

    虽然他有来自社会的公认，还有仰慕自己的下属，但是，迪特弗利德却。

    ——想要，这个啊。

    想得到这只幼兽的承认。承认自己不可或缺。

    真心想要杀掉她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像奴隶一样，只把她作为单纯的道具使用、榨干的时期也要过去了。

    还能让她坚持多久，还能让她活多久，现在，他的想法正往这方面改变着。

    要努力地，朝着光明，做出改变。

    「那我就，陪在你身边」

    所以也想认同自己。即使以扭曲的形状。

    女孩和男人，在那里迎接初次认同自我的早晨。

    那以后数年，莱顿沙夫特里希郊外建成了一间房屋。

    经历了大陆战争，人们也终于迎来了休战。房屋风格也因休战有了些许的改变。二人目前住在这里。男人和少女。年龄相差悬殊的两个人，虽然关系不是很好，但是没有要分开的迹象。

    「大佐，已经早上了」

    金色的头发就像丝绸一般在眼前闪闪发光，迪特弗利德揉了揉眼睛，睁开了双眼。最先映入眼中的是美丽的碧蓝眼瞳，然后是樱色的嘴唇。

    眼前的她身着海军制服，拥有一副人见人夸的美丽面庞。

    「……」

    不由自主地迷上这份美丽，成了今早迪特弗利德最后悔的事。

    「大佐，已经早上了」

    她的声音温柔地在耳边响起。

    「啰嗦……我知道了」

    他坐起身，打了个哈欠。无论做什么，迪特弗利德举止都有点邋遢。少女看起来一点也不害羞，强行给他脱下衣服。

    「今天业务结束之后有个聚餐。我虽然不参加，但是会准备回程的马车，去会场的时候记得报自己的名字」

    「……知道了」

    他任由摆弄，将身上的睡衣换成了制服。

    「您昨天熬夜了吧。都有黑眼圈了。」

    「……你最近真的好烦啊……多半又是基尔的影响吧……今天不能参加也是因为和那家伙有什么事吧？」

    她一抖，随即扣扣子的动作停下了。迪特弗利德哼了一声，笑了。

    「真好懂啊。你迷上他了吗」

    「没有」

    两个人的对话，是重复过很多次的日常光景。没什么特别。

    「就算你否定，那家伙怎么想的可不知道哦」

    「不，没有那种事」

    「两个人单独见面过了吗？」

    「霍金斯先生也有一起的」

    「……就算你们真变成那样，我也绝不会放开你哦。要好好工作啊」

    「那是当然」

    「……嗯，接下来给我梳头吧」

    「好的」

    「发带……就用深蓝色的吧」

    「好的」

    迪特弗利德打量着少女。

    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身高大概只和自己的腰平齐。

    ——今天看上去好像也和基尔伯特很亲密的样子。

    虽说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完成秘书工作，但也不能否认，她似乎比从前更有主见了。

    「……」

    她过得很充实，但对迪特弗利德来说却不是什么开心事。

    「…………虽然对我言听计从，但早晚你也会离我而去吧」

    他不由自主地说道。但等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刚说出的话已经覆水难收。

    「离您而去，那只是您的个人想法」

    「……你以为现在能脱身吗，你早就属于我了」

    「……」

    「唉，突然不想工作了啊……有点不舒服，总感觉有点胸闷啊」

    「迪特弗利德大人」

    「又怎么了，你好烦啊」

    迪特弗利德生闷气闹起了情绪，又躺了下来转过身去。少女看了后迟疑了一会，也顺势躺来下来，像一只温顺的小猫般靠在他身边。

    「你也要睡觉啊」

    「……因为我是属于您的。所以不论生死，就算是闹小脾气睡觉我也会和您一起的」

    「……想不到你都会说这种话了啊」

    完全被她捉弄了啊

    「……」

    虽说心存些许不满，但其实他一直都很喜欢二人现在保持的关系。

    自己对她所抱有的到底是什么感情，迄今为止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

    「……你……什么时候，对我……」

    「我会一直侍奉您的」

    「……话是这么说，但总有一天……」

    「我会侍奉您的。只要您不抛弃我」

    「我不是说过我不会抛弃你的吗」

    「您曾经说过一次的」

    「……那个啊，那是当时不想抚养孩子啊。把你抚养成人可是很辛苦的哦」

    「谢谢您。我会侍奉您一生的」

    「…………」

    迪特弗利德，早就不再是过去的他了。

    所以，迪特弗利德伸出了手。

    为了能支配她，为了不让她忘记自己是她的主人。

    他轻声唤出为她取的名字。

    「■■■■」

    被温柔地轻抚着脸颊，被叫着自己的名字，少女垂下眼帘。

    「是的。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

    这便是当初本应该抛下她的时候，却没有离她而去的故事。是极大地改变了未来的故事。

    END

    Translated by 次凝，涼太，天下，团月，小响 from 团子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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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男人，他捡了只幼兽。

    这只幼兽有着稀世的美貌。但同时，又极其蠢笨。

    无知、暴力，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

    但是，她会坚决服从别人的命令，是世上难得的珍稀幼兽。

    毛皮是金色的。眼眸则是澄澈的蓝色。

    这只幼兽虽然不能发出啼叫，但打扮一下应该就能卖个好价钱。

    男人捡到的，就是这样一只幼兽。

    男人和幼兽的邂逅乃是不幸命运的馈赠，不知有多少人成为了兽牙之下的牺牲品。她总是跟在男人的身后。

    这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可怖的幼兽。得赶紧找个地方处理掉。

    但是男人又想到，这只幼兽，应该可以在战场上派上用场。

    男人在国防部队工作。军衔是海军大佐。

    凶猛的幼兽适合做看家狗。既然她是一只孤独的幼兽，那么她在何处殒命都不会有人在意的。

    对于男人来说，虽然这只幼兽并不是他满意的搭档，但能利用的东西他都来者不拒。

    该抛弃时若是将其留下，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吧。

    「……衬衫。不，不是。是衬衫。」

    莱顿沙夫特里希，首都莱登被拂晓和煦的晨光温柔地笼罩着。现在正是九重葛花瓣飞舞散落的时节。一个晴朗的早晨。

    像是天使架设的梯子一般，晨曦从云彩的缝隙照到街上，显得神圣庄严。

    对于叫做「今天」的这个日子，对于叫做「人生」的漫长光阴，这照在街上的荡涤心灵的光芒，给人们带来了些许的希望。在这美好的一天，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省，附近的一栋在建宿舍中，一个男人却陷在与外面景色正相反的阴沉的心境中。

    虽然男人应该才睡醒不几分钟，但已经相当焦躁不安。

    并非注视着从窗子溢出的阳光，也并非对随风晃动的窗帘影子的优美舞蹈抱有兴趣。男人所注视的，仅仅是自己的幼兽。

    「我都说是衬衫了。你不是故意的吧？」

    男人是特权阶级的持有者。

    改建之后，在分配到的单人房间里，使用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度过舒适的生活。倘若不是持有相应身份的人士，是做不到这样的。

    但他很反感拥有自己的家这件事。

    「回家」，他连家庭这一最小单位的国家都要回避。

    「衬衫」

    「是衬衫。衬衫！」

    「衬衫」

    「不对，还是不对。听好了，我再说一遍。」

    发出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外加，不高兴。

    如同在夜色墨水中混入了一条蓝色的黑长发，如丝绸般柔顺。

    那精致细腻的面容，若是走在街上，大概会引来不少女性的注目吧。

    那与生俱来的高雅气质，只要看一眼便会为之心动。

    拥有如此美貌的男人，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对于眼前这名连衬衫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少女，十分焦躁。

    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别扭地穿着女性士官制服的少女，看上去不过十几岁。对着这样的一个孩子怒形于色的他也可以说是很不成熟了。迪特弗利德抓住她那比自己的小得多的手，让她握住白色的衬衫。

    「衬衫」

    一边瞪着她，一边告诉她。

    少女像是终于明白了发音一样，嘴唇慢慢动起来。

    「……」

    被瞪着的少女与，让自己握着衬衫的赤裸着上半身的主人，交换眼神。

    大大的眼眸，像是为了学习什么似的，睁得更大了。

    迪特弗利德极力压制住自己想要怒吼的冲动，并以这种状态度过了一段沉默的时间。

    终于，少女点了点头。

    安下心来，又有些泄气，两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对。我要的是衬衫。」

    「……这个是，衬衫。」

    「把衬衫给我吧？」

    「大佐，是，衬衫」

    「啊啊，对的对的。把它给我。你可真是只麻烦的杂种狗啊。」

    「是，衬衫。」

    「已经够了。」

    「大佐，是，衬衫。」

    「我说已经够了！」

    他正在进行的是对少女的教育。

    这名少女没上过学，连「衬衫」这个词也说不好。

    迪特弗利德由于某种原因捡来的这个孤儿，不太会说话。

    恐怕在被迪特弗利德捡回来之前，少女曾经也被别人驱使过吧。

    与其说她是个人，不如说她是只幼兽。

    若问她能做什么，那么她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按照主人的命令去杀人。

    只能做到这些的少女，不过是只幼兽。

    迪特弗利德让少女住在莱顿沙夫特里希海军军舰上，把她当做一旦发生海战能立即投入战斗的士兵来利用。

    少女拿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这便是把她留在身边的理由。她看起来只是一个孩子，很容易使敌人麻痹大意。乘坐小舟接近敌舰后，敌人会以为她是难民而让她上船。上船后，少女便会闹事，把船上弄得一片混乱，己方舰队便趁乱发动攻击。这种艰巨的任务少女已经完成了很多次。对于少女来说，让她干这种事情是非人道的。

    迪特弗利德也明白这一点。但依然让她去干。让她干了不知道多少次。

    他以为少女很快会死掉，但每当他去确认尸体时，往往会发现只有少女一个人活着。

    即使想要杀死她，她也不会死。

    但另一方面，敌舰却被击溃了。

    现在海军军人们都叫她『莱顿沙夫特里希的水之精灵』。

    既然杀不了她，那就只能爱惜她。

    虽然初次见面的时候，迪特弗利德十分憎恨这名杀了自己部下的少女，但现在迪特弗利德心里已经放下了那时的事，对她转变了态度，也另做了打算。

    于是，为了驱使她，作为主人，迪特弗利德教她说话。

    两人一开始连相互理解都有障碍。迪特弗利德也没有多少教育者的才能。他能登上海军大佐的位子，完全是根据他个人的战绩来评判的。他虽然很擅长安排指挥部下，但像这样一对一地指导一个孩子还是难以应付的。

    「接下来，鞋。给我穿鞋。」

    「……xi……」

    「鞋。看我的嘴型。」

    「……我，在看」

    「鞋。来，试着说一下」

    「xi，e」

    「说五遍。鞋，鞋，鞋，鞋，鞋」

    「鞋鞋鞋鞋鞋」

    「行了。把鞋给我穿上吧」

    「大佐，鞋，鞋，鞋，鞋，鞋」

    「……」

    很明显，他应付不了。

    「……大佐」

    「蠢货……」

    「蠢，货」

    「喂，别对着我说啊」

    「蠢，货，是，什么」

    迪特弗利德之前一直坐在床上，现在他想躺下接着睡。

    于是，他失望地低着头，躺了下去。

    要是有了解他的人看到这幅光景，应该会感到觉他已经是很耐心地在教了。

    原本，迪特弗利德自居是无所不能的男人，他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态度很冷淡。

    那样的一个男人正在尝试教育一个不会说话的孤儿。

    可以说，他已经非常努力了。

    「……大佐，早上了」

    「我知道……我不是在睡觉。我这是对你这家伙太绝望了」

    「请问对『你这家伙』有什么命令吗」

    「……我说啊，我是叫你『你这家伙』，但那不是你的名字啊」

    「没有的话，『你这家伙』就继续待命了」

    待命或是命令，其实能够理解这两种话就够了。对于少女来说，现在去学习日常生活用语已经晚了。很显然，学习这种事情，有兴趣同没有兴趣相比，成果是大相径庭的。

    这只幼兽少女其实并不需要会说话。

    「……」

    尽管如此，迪特弗利德还是决定教她。凡是已经决定了要去做的事情，迪特弗利德从不会打退堂鼓。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过，教少女说话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是自己必须做的。

    ——至少，得让幼兽进化成看家狗。不然，这家伙和我都不会好过。

    迪特弗利德已经很努力了。对于他来说，在这件事上付出这么多努力已经是破例的了。

    「……已经够了。我要梳头，把梳子给我」

    少女记得『梳子』这个词，很快就从房间配备的梳妆台处取来了梳子，递给迪特弗利德。

    他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慢悠悠地梳理着黑色长发。少女用她那宝石般的双眼注视着这一情景。

    用纤长的手指灵巧地将头发变成辫子，用发带绑好，就完成了。迪特弗利德拍了拍床铺，指示少女坐在自己旁边。

    「模仿我刚才的动作。只要你穿着制服，就是我的部下。所以你也要有好的仪容仪表。」

    「……」

    少女接过梳子，按照同样的方式开始梳头。虽然最近发质有所改善，但营养失衡已经给少女的头发带来了损伤，使得发梢很容易缠在一起。少女想要强行梳过去，迪特弗利德伸手阻止了她。

    「不行……住手。头发不能这么梳……为什么我每天都得给你编头发啊……今天一定要让你把头发剪了」

    迪特弗利德一边说着，一边帮少女把缠在一起的发梢细心地解开。

    少女盯着看。她的侧脸，和平时面无表情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迪特弗利德并没有注意到。

    「大佐」

    「什么事」

    「『你这家伙』也来给大佐的头发梳一下吗」

    「不，不用了。把背后交给你感觉很别扭」

    「……」

    不知少女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像是在忍耐什么一样闭上了眼睛。

    「是……」

    迪特弗利德由于要完成舰队的补给和修缮工作而登上了岸。军舰停泊预定时间最长为五日。在此期间，乘务员全部休假。大部分的部下到莱登的街上去游玩。而家住在附近的则回到了家乡同家人团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段假期。

    迪特弗利德今天也终于有了能够自由利用的时间。各种各样的问候需要传达，各种各样的报告书需要提交，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花了他好几天时间。必须要去购置的东西，在他的脑子里列出了长长的清单。总算留出了能够悠闲购物的时间。

    「喂，要走了」

    「是，大佐」

    迪特弗利德基本上是一直把少女带在身边。

    虽然让她在某个地方待命也可以，但一个女人要是处在一群粗俗的男人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事件。这并不是担心她，而是担心那些想对少女下手而被反击的人。在战时，要极力避免人员的无谓损失，迪特弗利德如此判断。为了防止少女削减自己的部下，只能由他自己来看管。

    但这也有好处。少女的攻击力和危险感知能力都出类拔萃，十分适合执行护卫任务。随着职位的晋升，把护卫和侍从带在身边是很正常的。而如今只带着少女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人也算多，为了让其他部下休息，牺牲这家伙一个人也是可以的吧。

    阳光之下，迪特弗利德看着自己身后奋力挪动脚步跟上自己的少女，如此想到。

    「嗜好品之类的买完了……接下来是衣服……喂，这边。跟上」

    「大佐对街上很了解呢」

    「是啊。我对街上很了解哦」

    少女时不时冒出一些奇怪的措辞，迪特弗利德就随便应答一下。

    就像迪特弗利德说的那样，莱登正是他的故乡。

    他本来也是可以回自己家的。

    「这条街，真不知道我是喜欢它还是讨厌它啊」

    从他不想回家这一点，大概可以推知他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了。

    「……」

    「估计你并不了解这条街好在哪里吧」

    「这条街，我，不怎么，了解」

    「这条街上有着漂亮的建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充满活力。倘若除去感情因素，莱登确实是个好地方」

    「……我没有感情。那么对我来说这里很美丽。」

    「这不是一回事」

    「……好复杂」

    「因为你不属于人类啊，你不懂得人类的道理」

    「……是」

    迪特弗利德说完会令少女受伤的台词后，确认了一下少女的表情，然而发现她仍然是面无表情的状态。

    「…………你啊」

    但是，少女的声音低了一些，这点迪特弗利德听了出来。

    「你不想从我这里逃跑吗」

    迪特弗利德停下脚步，俯视着少女，充满压迫感，低声问道。

    少女大大的眼眸边上金线般的睫毛，像是蝴蝶拍打翅膀一样扇动着。看起来非常吃惊。

    「我们现在不在海上，也不在军舰上。如果你在这里逃跑，我是追不上你的。说到底，就算你逃跑我也不想追。所以说，你想跑就跑吧」

    这种问法，在旁人听来，像是在试探少女。

    事实上，或许真的是在试探。

    人，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蠢事。

    迪特弗利德自己绝对不会承认，在亲手养育这只随从自己的幼兽的过程中，对某件事物的渴望渐渐清晰起来。

    这段回忆难以用词语来概括。

    如果是别人的话，肯定会坦然地说出来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迪特弗利德不一样。

    这个男人极其复杂，但又很深情，同时也有着残酷的一面。

    「从迪特弗利德大佐这里，逃跑之后，该怎么办呢」

    就像这名少女一样，迪特弗利德心中也有某个地方是损坏的。

    「……」

    对于少女来说，这个提问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不能为大佐所用的话，我就没有价值了」

    这名少女，没有感情。

    「不被使用的话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是个道具。是为了被使用而存在的」

    少女不明白爱是什么。

    「我是只野兽。无论主人前往哪里，我都会跟随」

    少女想要的，只是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金钱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其他的任何事物都好——

    「我一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下来的」

    ——都不需要。

    这些事物在少女面前，没有任何价值。

    「然后，您，就是我心目中的主人」

    眼前这名少女，仿佛在说着「不要忘了我是一只野兽」，看着他。

    「请您带领我，使用我」

    或许，从一开始，立场就是颠倒的。

    「请让我待在您身边。大佐」

    或许，迪特弗利德才是，为了得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而被饲养的一方。

    「……」

    ——现在，明明把他杀了也可以的。

    她只是一只孤独的幼兽，想要的只是一个主人。

    那个主人不是迪特弗利德也可以。

    少女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要回去了」

    迪特弗利德迈出步子，和之前要去的方向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大步流星，皮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要把少女丢下一样。

    「东西还没买完呢」

    「不用了，我们回去」

    「……是」

    尽管主人忽然变了脸冲自己发火，少女还是面无表情。

    少女已经习惯了被摆布。不仅是被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有自己的命运。少女一直在，逆来顺受。

    只有迪特弗利德一直没习惯少女的存在。

    「快点」

    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

    「是，我不会离开您身边的」

    ——可恶。

    为什么只有自己必须将感情流露出来？

    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让这名少女的表情发生一些变化。

    这种想法，浮现出来，又消散而去。

    那简直就像，没有受到母亲管教的幼稚孩子的想法，但迪特弗利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在了自己的感情当中。

    「大佐」

    被愤怒扰乱心绪的迪特弗利德对于少女的发问，怒吼着答道：「什么事！」

    「有可疑人员从后方跑来，要制伏他吗？」

    「哈？」

    迪特弗利德回头一看，确实就像少女说的那样，有一个可疑的人跑了过来。腋下夹着一个女式拎包。从后面传来女性的尖叫。从现场状况判断应该是抢劫。

    「……不要杀他。把他抓住」

    迪特弗利德低声命令道，少女则严肃地回答：

    「明白！」

    一瞬间，少女冲了出去。强盗一边粗野地对周围的人喊着「滚开！」，一边往这边跑来。人们都害怕地让开了路。在让开的这条路上，只有少女在向前猛冲。

    「小鬼！滚开！不然杀了你！」

    强盗看见身着军装冲过来的少女，边跑边从上衣中取出一把小刀。他挥舞着刀，来势汹汹。身手再好的人，遇到这种状况，也不敢贸然与之正面交锋。

    「我不叫小鬼」

    但是，少女没有犹豫。

    眼看着要撞上时，少女突然放低了姿势，躲过了小刀的攻击。紧接着，少女抓住强盗的一条腿，撞向了他。强盗在自己前进方向上所发的力被强制阻止，就这样脸着地重重地倒了下去。

    「我叫『你这家伙』」

    少女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少女从快要昏过去的强盗背后，像抓住猫脖子一般把他举了起来，朝着喉咙来了一拳。

    「求，求你，发」

    「我听不懂」

    「求，求你，发，发，发开，我」

    「我听不懂」

    强盗大概想说『求你放开我』，少女却无情地给出同样的答复。这样的少女让人不寒而栗。与少女的美貌相对，这份冷酷实在令人胆寒。

    「之前教给你的关于人体要害的知识派上用场了呢」

    「是」

    迪特弗利德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看他的样子才刚的怒火似乎稍微减弱了一些。

    「大佐说过，打喉咙效果很好」

    「没错。你还记得被打到会很痛的地方叫什么吗」

    「要害」

    「对……特别是有喉结的男人。看这里」

    迪特弗利德抓起这名可怜的强盗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拎了起来，把喉结只给少女看。

    「看好了。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就是喉结」

    「后结」

    「是喉结」

    强盗的样子狼狈不堪，但也只能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人一问一答。奇怪，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两个人。或者说他们两个疯掉了。

    因为这两个人在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来进行人体要害讲座。

    「喉结。yao hai……是要害对吗」

    「对。这里被打后就很难说话了，所以当你想让别人闭嘴时可以打这里」

    「明白了，大佐。想让别人闭嘴就打这里」

    「然后，针对拿着刀的敌人瞄准腿部攻击，这招只对经常参加战斗的人奏效，所以对强盗不要这样。直接踢他。你虽然力量很强但体重不够」

    「……往旁边躲避会比较好吗」

    「凭借你的跳跃能力，直接朝脸上飞踢也可以。这家伙拿着包和小刀，腾不出手的。大部分人不会想到你会飞踢过去所以行得通的。或者先把行李往他脸上砸载趁机发起攻势」

    少女的表情仿佛在说「原来如此」，同时低下了头。

    「但是，我不能把大佐的行李扔出去」

    「是啊。你要是敢扔我就揍你」

    少女一脸不解地低下头。对于习惯于服从命令的人来说，接受对方的不讲理是家常便饭。

    「……不管怎样，把包还给人家吧。然后报告给军警察……」

    迪特弗利德干净利索地处理好了这场骚乱。这时，有人拨开周围聚集过来的人群。

    「请让一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下子响彻四周。

    「不好意思。很危险的，请让一下」

    又一个男人发出了温和的声音。

    「抱歉。听说你抓到了一个逃犯，我们正巧也在追捕一名逃犯。请和我们一起把他押送到军警察……」

    出现的男人们一瞬间说不出话了。

    「……」

    迪特弗利德也是。

    「基尔……」

    夜空般漆黑的秀发，绿宝石般的眼睛。虽然有着相似的模样，周身的气氛却完全不同。但是，站在一起的话立刻就能分辨出来了。

    「哥哥……」

    在那里站着的是迪特弗利德的弟弟基尔伯特∠布甘比利亚。

    「啊，是大佐」

    基尔伯特和一个红发的高大男子一起带走了被逮捕的盗贼。

    ——直到遇到克劳迪亚∠霍金斯……这烦人的苍蝇。

    迪特弗利德一想到与弟弟的相见就很开心，但是要怎么解释这个状况，要如何回答呢，感觉事情朝麻烦的方向发展了。

    面对兄长，基尔伯特有那么一瞬间乱了方寸，但是同时把握了周遭的情况后立刻看向了别处。

    当看到少女仅凭一人之力就制服了疑似盗贼的男人时，他的眼神变了。

    「霍金斯」

    「啊，没事的。那孩子是一个人就可以办到的……」

    两人把被制服的男子交给了名叫霍金斯的男人，在少女面前单膝跪下，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换我来吧，你有受伤吗？」

    还没等对方同意，基尔伯特就从少女手中接过了盗贼。

    「有受伤吗？」

    对于没有回应的少女，基尔伯特再次询问道。

    「……」

    少女朝迪特弗利德看过去。

    「大佐他没有受伤」

    她自己不由自主地报告了主人的状况。

    「不是的，我是在问你有没有受伤」

    「……」

    少女一会看迪特弗利德，一会又看向基尔伯特，显然十分混乱。

    「我无论有没有受伤都不会造成问题，所以这个提问是不恰当的」

    基尔伯特一听到这个回答，胸口就一阵苦闷。

    「说什么呢……这可是你的身体啊。如果受伤的话家人会担心的啊」

    因为迪特弗利德从来都没有问过。

    「我没有家人」

    ——甚至连「有没有受伤」这种话都没有问过。

    基尔伯特看向迪特弗利德。

    迪特弗利德也注视着基尔伯特。

    两兄弟相互否定着，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起来。直到刚刚还对着少女温文儒雅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

    「哥哥，先联络军警吧」

    「我来联络」

    「不用，你在这里待着就好。哥哥，现在最闲的就是你了。可以帮忙吗？」

    「我手上提着买东西的袋子」

    「哥哥……我真的要生气了」

    最终迪特弗利德屈服于弟弟的怒火。

    两个盗贼被军警迅速带走了，抓住他们的三名男子和一位少女趁着骚乱离开了。

    后来，兄弟俩激烈地吵了一架。

    基尔伯特对于自己的哥哥将少女作为战斗员像奴隶那样去使用而感到愤怒。

    迪特弗利德觉得管那种东西叫『少女』简直不可理喻而暴跳如雷。

    夹在中间的霍金斯想带少女离开这争吵的漩涡，但是少女并不想要离开迪特弗利德的身边。结果没能达成共识，没有好好谈谈就分开了。回宿舍的这段时间也好，回来之后也好，迪特弗利德都一言不发的沉默着。深夜已然来临。

    「大佐」

    「……」

    「今天的晚饭要如何解决呢，食堂有位置。」

    「……不需要」

    「遵命」

    「……」

    作为争论点的少女于往常一样的行动着，这使得迪特弗利德的焦躁更上一层楼。

    「……我不想看到你的脸，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遵命」

    让少女出去之后，迪特弗利德突然意识到，少女没有自己的命令根本不会去食堂。

    因为忘了说，所以她很可能什么也不会吃的。

    ——去食堂是一定要说的。

    然而，他在心中不禁生出了究竟为什么要照顾她到这种程度的疑惑。为什么只要那个少女在，他也会不由得束手束脚了起来呢。

    迪特弗利德又因基尔伯特对他说过的那些话生气起来了。

    「哥哥，你真残忍啊」

    ——不是的，不只有我这样。那家伙她也很残忍啊。

    「哥哥，你不觉得那个孩子很可怜吗」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的。你不懂。

    「那个孩子明明，还那么的幼小」

    ——那是个，幼小的杀人犯啊。把我的同伴，我的敌人，全部杀掉了的屠夫啊。

    到底，被囚禁住的是谁呢？

    ——你这是想，把我的人生搞得一团糟吧。

    我想要自由，把一切都抛之身后。即便有流言蜚语，也无所谓，我已从一切的一切之中逃走了。这就是我，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家。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继承资格。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我舍弃了弟弟。

    ——我明明已经自由了。

    然后，我连温柔都舍去，成为无情的冷兵器，在残忍之中煎熬地活下去。

    努力，战斗，品尝痛苦。可是，现在。

    只不过就因为一个少女，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动摇。

    「……」

    迪特弗利德身子猛地一动。

    他从床上爬起，披上外套。打开隔壁房间的门，给少女尽可能地穿上衣服后把她带了出去。夜已是深了，要去何处呢？

    哪怕少女问目的地是哪他也不回答。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然后乘上马车。

    马车哐当哐当地前进着。从车窗往外看，无论何时都可以看到那一路追随而来的月亮。

    到了离宿营地很远的一个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绝非一般家庭的豪宅。这栋坐拥成片自然而丰饶的领土的豪宅，正是迪特弗利德曾经住过的，布甘比利亚家族所有的房屋之一。家族的主宅在别处。

    东方既白，该迎接早晨了。

    莱顿沙夫特里希的美丽早晨又将开始。

    彻夜舟车劳顿，身子都疼了。睡眠不足时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

    然而，终于到了这宅邸，迪特弗利德松了口气。曾听闻基尔伯特在陆军服役期间住在莱登，暂时停留此处。若是那样的话，应是为了从父母的责备中逃出生天才在别处的宅邸住的吧。

    现在那儿是基尔伯特在住。

    与迪特弗利德不同的，他那坚守着良知的弟弟住在这。

    「听好了，进去那个屋子，然后喊基尔伯特」

    他那感情没有极度扭曲，刚正不阿的弟弟住在这。

    「你就说你被我赶了出来。然后呢，那家伙肯定会待你好。你就向我证明你有多少可用的价值吧。可一定要成为陆军军官啊」

    这正是，对迪特弗利德的人生而言的，至暗中的一束光。

    「……你这样的人，事到如今也过不了普通的生活了。从军吧，然后死去吧」

    有他在，有他这个同根而生的血亲在，就是迪特弗利德所希望的事。

    「那家伙肯定，会来保护你」

    是希望啊。是光啊。

    「……我……」

    无论自己崩坏到什么程度，都会有人相信他还保有一丝正常人的理智。

    便是这，一直以来给了迪特弗利德勇气。

    「你……」

    他自己也知道，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在犯错。

    「我没法和你一起居住生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做错了事还改不了的人。

    所以，他必然会理所应当地爱着正直的弟弟。现在也爱着。

    基尔伯特一定不会背叛迪特弗利德。因为他还爱着哥哥。

    「……」

    一向面无表情的少女仿佛卸下了冰冷的面具，动容起来。

    「……」

    少女的双唇微启又轻合，欲言又止。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见到布甘比利亚宅邸，少女扭扭捏捏，撒娇似地摇着头。

    「去吧，好了，快去吧。」

    「不，不要……」

    「不准顶嘴。我不需要你了。去侍奉其他主人吧。」

    「……不，不要……我不要……」

    「不是说了我不要你了吗！还不快走！」

    「……」

    少女想要抓住迪特弗利德的手。可在那之前，迪特弗利德先一步走开了。

    距离宅邸的大门稍远些的地方停着一辆马车，迪特弗利德头也不回地向马车走去。

    「……大佐。」

    少女追了上去。她的声音中饱含着依恋。

    ——为什么。

    「大佐，大佐。」

    ——明明一直以来都对我毫无感情。

    「大佐，不要，别走！大佐！请对我，下命令！」

    ——明明只当我是一个下命令的工具而已。

    「……大佐！大佐！我会好好，记住，文字的！」

    ——主人是谁都无关紧要吧。即使不是我应该也可以吧。

    「求你，求求你！大佐，我，不走，大佐！」

    ——对于你来说，即使没有我也无所谓吧。

    「大佐……大佐……我什么都，愿意做，大佐……大佐……」

    ——即使不是我也挺好的。不是吗？

    迪特弗利德确认耳边的声音消失后，回过头去。

    身后，平日司空见惯的那个少女已然不见。

    相遇之初她那野兽般的姿态也踪影全无。

    「……请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站在身后的，是迪特弗利德曾悉心教会她如何说话的女孩子。

    「……」

    迪特弗利德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她在哭泣。

    无论遭受怎样的创伤都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的，野兽般的少女正在哭泣。

    她在哭诉着。竭力诉说着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我能战斗，行李也，拿得动，还可以，帮您穿衣服。」

    她在拼命诉说着，力图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受伤了，也会马上好的，敌人也，会杀掉的，什么都，愿意做。」

    她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证明自己。

    「让我留在您身边……大佐……」

    要怎样做才能留在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身边。她想要拼尽全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实际上，迪特弗利德误解了少女。

    少女早已在心里认定了主人。

    谁都可以的话，除他以外应该还有很多人选。

    可是，她却追随着他而去。

    幼兽受到本能的驱使，追随他的步伐。

    如果是这个人类的话，如果是这个成年人的话，一定可以。

    「……我，还能用，还能当，有用的，工具……」

    她一定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主人不会抛弃自己。

    如果没有教会她语言，只是单纯地把她当成工具使用的话，她是说不出这种话的吧。迪特弗利德失败了。

    不该为她梳头发，不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教导她生活习惯。也不该教她独自一人陷入困境时该如何战斗。一切的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迪特弗利德·布甘比利亚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请让我，留在，您身边。」

    幼兽，开始变得有人情味了。

    「……」

    漆黑的夜幕慢慢褪去。很快，一切都将染上朝阳的颜色。

    布甘比利亚府的方向，传来了一声怒吼。仆人们闻声赶来，宅邸的主人基尔伯特也出现了。他们震惊地看着两人。

    迪特弗利德慢慢转过身来。

    朝着哭泣的孩子，一步一步地来到少女身边。

    「……你，离不开我吗」

    然后伸出手，抱起她娇小的身体。

    「……嗯」

    简直像第一次抱小动物一样，笨拙地托着她的后背。

    「就算说了不需要我，你还是离不开我吗」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合为一体。

    「…………是的，所以，请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就像是一种，扭曲变形组合成的生物。

    「这样啊」

    迪特弗利德感觉到刚才为止一直在心中蠢蠢欲动的某束阴霾，像是突然间消散一般。

    对她的憎恨也渐渐消失。对自己的，强烈的气愤也是，对世界的劣等感也是，都渐渐消失了。

    就如被温柔的阳光照耀而消失的浓黑夜幕一样，渐渐淡去。

    ——是吗，我，想要的是这个吗。

    紧紧抱着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孩子，迪特弗利德呆呆地想着。

    他好像明白自己为什么一遇到这个女孩就会心烦意乱了。

    正如她想证明自己一样，他也想得到他人的肯定。

    虽然他有来自社会的公认，还有仰慕自己的下属，但是，迪特弗利德却。

    ——想要，这个啊。

    想得到这只幼兽的承认。承认自己不可或缺。

    真心想要杀掉她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像奴隶一样，只把她作为单纯的道具使用、榨干的时期也要过去了。

    还能让她坚持多久，还能让她活多久，现在，他的想法正往这方面改变着。

    要努力地，朝着光明，做出改变。

    「那我就，陪在你身边」

    所以也想认同自己。即使以扭曲的形状。

    女孩和男人，在那里迎接初次认同自我的早晨。

    那以后数年，莱顿沙夫特里希郊外建成了一间房屋。

    经历了大陆战争，人们也终于迎来了休战。房屋风格也因休战有了些许的改变。二人目前住在这里。男人和少女。年龄相差悬殊的两个人，虽然关系不是很好，但是没有要分开的迹象。

    「大佐，已经早上了」

    金色的头发就像丝绸一般在眼前闪闪发光，迪特弗利德揉了揉眼睛，睁开了双眼。最先映入眼中的是美丽的碧蓝眼瞳，然后是樱色的嘴唇。

    眼前的她身着海军制服，拥有一副人见人夸的美丽面庞。

    「……」

    不由自主地迷上这份美丽，成了今早迪特弗利德最后悔的事。

    「大佐，已经早上了」

    她的声音温柔地在耳边响起。

    「啰嗦……我知道了」

    他坐起身，打了个哈欠。无论做什么，迪特弗利德举止都有点邋遢。少女看起来一点也不害羞，强行给他脱下衣服。

    「今天业务结束之后有个聚餐。我虽然不参加，但是会准备回程的马车，去会场的时候记得报自己的名字」

    「……知道了」

    他任由摆弄，将身上的睡衣换成了制服。

    「您昨天熬夜了吧。都有黑眼圈了。」

    「……你最近真的好烦啊……多半又是基尔的影响吧……今天不能参加也是因为和那家伙有什么事吧？」

    她一抖，随即扣扣子的动作停下了。迪特弗利德哼了一声，笑了。

    「真好懂啊。你迷上他了吗」

    「没有」

    两个人的对话，是重复过很多次的日常光景。没什么特别。

    「就算你否定，那家伙怎么想的可不知道哦」

    「不，没有那种事」

    「两个人单独见面过了吗？」

    「霍金斯先生也有一起的」

    「……就算你们真变成那样，我也绝不会放开你哦。要好好工作啊」

    「那是当然」

    「……嗯，接下来给我梳头吧」

    「好的」

    「发带……就用深蓝色的吧」

    「好的」

    迪特弗利德打量着少女。

    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身高大概只和自己的腰平齐。

    ——今天看上去好像也和基尔伯特很亲密的样子。

    虽说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完成秘书工作，但也不能否认，她似乎比从前更有主见了。

    「……」

    她过得很充实，但对迪特弗利德来说却不是什么开心事。

    「…………虽然对我言听计从，但早晚你也会离我而去吧」

    他不由自主地说道。但等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刚说出的话已经覆水难收。

    「离您而去，那只是您的个人想法」

    「……你以为现在能脱身吗，你早就属于我了」

    「……」

    「唉，突然不想工作了啊……有点不舒服，总感觉有点胸闷啊」

    「迪特弗利德大人」

    「又怎么了，你好烦啊」

    迪特弗利德生闷气闹起了情绪，又躺了下来转过身去。少女看了后迟疑了一会，也顺势躺来下来，像一只温顺的小猫般靠在他身边。

    「你也要睡觉啊」

    「……因为我是属于您的。所以不论生死，就算是闹小脾气睡觉我也会和您一起的」

    「……想不到你都会说这种话了啊」

    完全被她捉弄了啊

    「……」

    虽说心存些许不满，但其实他一直都很喜欢二人现在保持的关系。

    自己对她所抱有的到底是什么感情，迄今为止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

    「……你……什么时候，对我……」

    「我会一直侍奉您的」

    「……话是这么说，但总有一天……」

    「我会侍奉您的。只要您不抛弃我」

    「我不是说过我不会抛弃你的吗」

    「您曾经说过一次的」

    「……那个啊，那是当时不想抚养孩子啊。把你抚养成人可是很辛苦的哦」

    「谢谢您。我会侍奉您一生的」

    「…………」

    迪特弗利德，早就不再是过去的他了。

    所以，迪特弗利德伸出了手。

    为了能支配她，为了不让她忘记自己是她的主人。

    他轻声唤出为她取的名字。

    「■■■■」

    被温柔地轻抚着脸颊，被叫着自己的名字，少女垂下眼帘。

    「是的。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

    这便是当初本应该抛下她的时候，却没有离她而去的故事。是极大地改变了未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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